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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师研究决定，由五十六团雷团
长、黄政委代表师复信黄子华，答复他：
当日晚，必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
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生命安全；投诚官
兵当解放军与要求回家，由本人自愿。

双方还谈了受降时具体行动方案：
双方朝天开枪开炮，以示经激战后被歼，
以迷惑敌兵团部。

投诚条件和初步的行动方案，黄子
华是接受的。但事到临头，黄子华还是犹
豫不定，他还有顾虑，要求再给他时间。
十九师考虑，要不要再给他一些时间。

为了探敌虚实，做好万一迫降不成
转入攻击的准备，十九师一方面派五十
六团作战参谋胡晓初随敌进庄观察敌
情，另一方面调整部署，将攻击部队隐蔽
逼近庄前。同一天，师部又派政治部主任
王荣光前往五十六团协调谈判之事。

王荣光到达五十六团时，恰逢上级
规定的攻击时间已到，只见五十六团团
长雷伟和正在电话中极力要求师部“请
示上级延缓攻击时间，以争取谈判成
功”。结果师里不同意，并催促五十六团
马上发起攻击。团政委黄炳光在一旁也
是一脸疲惫。

王荣光了解情况后，认为敌有谈判
投降的诚意，也要求师建议上级延迟30
分钟攻击，以等候敌人正式答复。师长熊
应堂、师政委萧学林在电话里均询问：继
续与敌谈判，有无把握谈成?王荣光回
答：第一，敌师长黄子华已准备与我用单
机架通电话通话，他还是想继续与我谈，
但有顾虑，我们在谈判时可以消除他的
顾虑。第二，我方已向敌师长黄子华表明

“如继续顽抗，你本人必须对其被歼负完
全责任！”黄听后显得惊慌起来，他有动
摇。第三，黄子华已派人出来谈具体方
案，一再向我方表示给他时间，他是怕白
天行动会引起敌兵团部警觉，要求我方
停止攻击。第四，从几次与他接触的情况
看，黄没有食言，还是能遵守对我们的承
诺的。我们也承诺给他一点时间安排考
虑，现在应该让他看到我们是守信的。随
即，师里研究后，同意延缓攻击时间。
当日黄昏，黄子华派师部人员随我

方胡晓初参谋回来，王荣光即询问胡参
谋，通过他了解许多敌方情况，还通过随
他而来的几个敌师部参谋了解敌方情
况。通过较全面的了解，王荣光分析判断
敌确有投降诚意。

两天来，雷团长、黄政委经历了与敌
谈判全过程，眼看着敌人可能就要投降，

但上级已经延缓攻击的30分钟就要过
了。怎么办？怎么办？敌人依仗着天然水
沟作为屏障，阻挡着我军进攻，由于缺少
重炮，部队继续攻击肯定伤亡不小。

这时，熊师长、萧政委等师首长都在
焦急地等待谈判的结果，师里的电话不
断打来五十六团，了解谈判进程，并告
知：上级规定的攻击时间不能因为谈判
而拖延，与敌谈判可能就要到此为止。

此时的团指隐蔽部里，异常安静。大
家都在思考，都在着急。烟，一根接着一
根抽。没有时间作过多的考虑了，现在需
要立即作出决断！

王荣光作为师里派来的谈判代表，
他意识到应该马上拿出正确的判断供上
级参考。他与五十六团综合分析了敌诚
心投降的五大征兆，又拿起电话，要求师
建议上级继续延迟对敌攻击时间。他们
的判断是：第一，敌已领着我方代表胡参
谋比较仔细地看了他们的阵地工事，说
明他们做好了撤出后向我移交阵地的准
备，否则不会这么做。第二，敌人正在收
集捆扎武器装备，许多士兵在整理背包，
敌后勤人员正在集中，伤病官兵正在转
运，敌已准备出资遣散在后方汉口的官
兵家眷和留守人员。第三，敌已秘密地在
营以上军官中布置向我投降的行动路线
及方案，敌已对少数不可靠军官执行了
监视和扣押。第四，敌师长黄子华已派人
送来他随身佩带的手枪、望远镜和手表，
表示真心投降的诚意。第五，敌人对阵地
作了重新部署，目的是针对十八军，敌一
部已对村庄西北面敌十八军的一个营放
了警戒。
当时，师里和纵队对谈判能不能按

预计的时间谈成功是有担心的，尤其是
师里，已按计划安排攻击部队迫近敌前
沿，做好了一旦谈不成就对敌发起攻击。
熊应堂师长在电话里坦率地告诉王荣光
和五十六团雷伟和团长：“如果敌人利用
谈判拖延了时间，耽误了我师攻击时间，
将会对纵队乃至我南集团全局发起的攻
势产生影响，后果严重！直说吧，上级要
求敌人当晚必须投降！”
的确，王荣光、雷伟和无疑就是向上

面立下了军令状，就是说，要承担判断失
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急迫的。就在同
一天，在十九师的左翼，七纵二十师为夺
取大王庄与敌十八军展开了激战，敌投
入重兵与我反复争夺，双方均未能实际
控制大王庄。当晚，十九师如能按时歼灭

敌二十三师或迫敌向我投降，将会直接
对我二十师夺取大王庄以有力支持。

尽管责任重大，王荣光、雷伟和还是
坚持自己的判断。很快，经师里请示纵队
得到批准，同意继续延缓攻击，与敌谈
判，促敌尽快投降。

天色就要黑了，五十六团没有等待，
也不能等待了，马上开始紧张地忙碌起
来。团长雷伟和以师参谋长名义，通过架
通的单机，把电话直接打到了敌师部，呼
喊黄子华接电话。黄子华毫无思想准备，
十分惊惧，好一会儿才抖抖索索接过电
话。雷伟和斩钉截铁地说：“今日天色一
黑，就请黄师长立即行动。届时，我军将
猛烈炮击小王庄和双堆集之间的地带，
掩护配合。”

黄子华当然明白，如果他变卦，解放
军的炮火随时可以缩短射程。他没有立
即回话，隔了一会儿，恳求似地说，“请留
给我们对部队做工作的时间。同时天不
黑调动部队，容易被那边发现。请贵军推
迟4个小时，我们下半夜行动。”雷伟和
向黄子华转达了七纵十九师作最后一次
让步的意见。

与此同时，五十六团再次安排人员
进入小王庄，催促敌迅速缴枪撤出，并给
敌方规定了撤出信号、次序、集中地点等
具体事宜。

在紧张的等待中，王荣光和五十六团
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从我们派去的人返来
的汇报看，黄子华的确也动了起来，他派
来的人与我军引导接上了，他们对阵地作
了重新布置，破坏了与敌通讯联络。
黄子华那边在做投诚的准备工作，雷

伟和这边作好了接收投诚的准备工作。五
十六团分头仔细检查了执行的情况，保证
各部门都不会出现意外，也安排了出现意
外情况时的补救措施。然后，就是继续等
待着。这时的等待，显得相当漫长。
等啊，等啊，已经四个小时过去了。

大约晚9时半，对方发出了事前约定的撤
出信号。接着，黄子华亲自率部陆续撤
出，脱离敌方阵地，向我方指定地点集
中。前沿阵地打电话报告：“黄子华的部
队过来了。”

敌黄子华的部队终于被拉出来了！
王荣光立刻打电话，向师里报告这一好

消息。熊应堂师长、王培臣副师长、萧学
林政委听到报告，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
来，特兴奋，特高兴！
接着，我方按商定的方案，对空射

击，炮火向敌纵深延伸。双堆集那边毫不
怀疑，一点动静也没有。

不等天亮，敌黄子华二十三师全部
人马都已撤出，小王庄敌人阵地被我十
九师全部接收。我二十一师通过小王庄
到达尖谷堆南侧，开始构筑攻击工事。

天亮后，十九师首长正在接见黄子
华时，纵队部转来华野司令部的电话，
说：“陈毅司令员要亲自接见黄子华，派
吉普车开出了。”

此次投诚部队计有：敌二十三师师
部及师直属部队，师属六十七团、六十八
团、六十九团残部，愿意与二十三师一道
投诚的八十五军二一六师六四八团残部
和八十五军直属辎重团及卫生大队各一
部，共约10000余人。
在瓦解敌二十三师的全过程中，七

纵十九师五十六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进行了极为有效的工作。从前沿阵地的
突破到阵前政治攻势的展开，从劝降谈
判的组织到接受投诚的执行，五十六团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瓦解敌二十三师，其意义还不仅仅
在于这一个师，也不仅仅在于小王庄。敌
人失去了小王庄，第十八军阵地失去了
一块挡箭牌，全部阵地敞开在解放军的
重点进攻下。就在黄子华师投诚的当
晚——— 1948年12月10日晚，十九师的左
翼二十师经激战，夺取了大王庄阵地，敌
十八军被迫撤离。至此，双堆集黄维兵团
司令部南面外围阵地，被我七纵全部肃
清。到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

后来，黄维是这样回忆的：“先有廖
运周率师起义，继之黄子华率二十三师
投诚，特别是黄师投诚，使十二兵团整个
阵地体系破裂，第十八军和第十军残部
愈陷于悲观绝望气氛。”(黄维《第十二兵
团被歼纪要》)。从黄维的这段话可以看
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决战中，如果说
淮海战役是一场瓦解敌军的攻心战，那
么，华野七纵十九师瓦解敌八十五军二
十三师则是这场攻心战的重要一环。

(张正耀 编著)

之二十一

1949年春天，中央机要处(即中央机要局)随中共中央
进入北平香山地区，此时，中央机要处有不少大龄青年，
组织上对他们的个人问题，非常关心。一天，政治协理员
廖素华找到机要员韩群，向她推荐副科长徐业夫同志。告
诉她说，现在革命胜利了，许多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
年龄都很大了还没有成家，你的年龄也不小了，组织上很
关心，希望你能和徐业夫同志组建一个革命家庭。韩群当
时感到很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未置可否。

韩群与徐业夫同在中央机要处工作，虽然他俩不
在一个科，但这位1942年2月入党的冀中女子，对徐业
夫的为人和现实表现还是有所了解的。徐业夫是毛主
席的机要秘书，1930年年仅14岁时，从家乡安徽霍山
县参加了工农红军，家庭贫苦，又是长征干部、共产党
员，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党忠心耿耿，延安时
期就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深受毛主席的倚重。

韩群对徐业夫的这些政治条件“一百个满意”，但要
和他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一生，韩群还是有点迟疑。按照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颜值不太满意，徐业夫个子比较
矮，她个子比较高，觉得站在一起有点不太般配。廖素华
大姐了解韩群的心结后，进一步做她的工作，介绍徐业
夫的长处。经过开导，也就打消了韩群的顾虑。后来，年
近百岁的时候，韩群回忆这段历史时，无不喜悦地说：

“那个年代选择结婚对象，首要的是政治条件，身高长相
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政治条件好，即使外貌不理想也能
接受，如果相貌再好，不是党员也绝对不会考虑的。”

1949年4月24日，这是徐业夫和韩群永远记得的
日子。这天，廖素华大姐带着韩群，来到香山双清别墅
和徐业夫见面，自此，两位同在机要处工作的同志，第
一次以男女朋友相处，彼此的关系进入另一种境界，两
个年青人都十分高兴。

那天，见面不久，细心的徐业夫看到，毛主席正在
不远处的六角红亭里，聚精会神阅读载有《南京解放》
的报纸，这是他们刚刚送给毛主席的。为了不打扰他老
人家，徐业夫带着韩群，绕到六角亭池塘对面的山边散
步、谈心，可视线不曾离开毛主席。

过了一会儿，他俩看见毛主席放下报纸，听到他高
兴地说：“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占领了南京，南京解放
了！”激奋之情溢于言表，旋即坐下，挥毫在宣纸上奋笔
疾书。写完后，毛主席又在亭子的围栏上坐了一会，就
回办公室了。

毛主席在六角红亭期间，摄影师徐肖冰和侯波一直
在那里为毛主席拍照。工作习惯和责任心的缘故，毛主席
离开后，徐业夫带着韩群，径直走向六角红亭，侯波很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大家
都是年青人，相互之间非常随意，但那天表现得更加和蔼可亲，他们对徐业夫和韩
群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感到高兴与祝福。

侯波走到他们面前说，毛主席从报纸上看到南京解放了，非常高兴，刚才
在亭子里写了一首诗。他们急忙赶到亭子里，想先睹为快，然而，桌面上没有。
刚才分明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是空手返回办公室的，细心的徐业夫从纸篓里找
出了毛主席书写的文字，谨慎地展开。此时，毛主席的另一位秘书田家英闻讯
也来了。他们看到，毛主席书写的诗，既缺标题，也无落款，但笔走龙蛇，激情
澎湃，一气呵成，鲜有改动。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一起读了起来：钟山风
雨起苍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读完之后，田家英把毛主席手书的墨宝，带回办公室，保存起来。他们为自
己有幸亲眼见证这首诗歌的诞生，由衷地感到幸福。兴奋未消，候波热情地对
徐业夫和韩群说：“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吧。”候波为他们选了几个
景，给这对恋人拍了几张照片。后来，韩群回忆说：“这既是我进北京后第一次
拍照片，也是和徐业夫共同拍的第一张照片，还是摄影大师侯波第一次为我们
拍照，非常的珍贵。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眼前就浮现出那天的情景，至今令
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这次俩人的匆匆见面，确定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并于
当年11月7日喜结连理。

关于这首诗的诞生过程，在《毛泽东年谱(第3卷)》和田家英、韩群的回忆
文章中均有记述。

时光荏苒，1963年，古稀之年的毛泽东要为自己的诗词创作作一个总结。
他让田家英以1958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为基础，加上此后陆续发表
的诗词，重新集结出版。在诗集定稿发排之际，田家英记起，14年前毛主席扔
进纸篓的那首诗稿。随即田家英口诵，逄先知记录，完毕，田家英将记录稿及所
附短信一并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想了起来，“忘了，还有这一首。”随手在
记录稿上将“苍皇”改为“苍黄”，并定下标题《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批示给
田家英同意入集。1964年1月1日，《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
版社同时出版发行，共收入毛主席诗词37首，其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第一次公开发表。

1935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九)，第
三次组建的红28军，在潜山县智擒国民
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财政厅厅长、恶
霸地主余谊密。这一行动有力打击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革
命群众坚持游击斗争的勇气。

倒行逆施引群愤
余谊密，又名余咏南，安徽省潜山县

官庄林家冲人，1873年7月生于一户大
地主家庭，1897年考中拔贡，1922年任
安徽省政务厅厅长兼芜湖道道尹(1926
年冬曾代理过安徽省政府主席)，1928
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余谊密走上仕途特别是在国民党安

徽省政府当上要职后，便利用职权，贪污
受贿，广置田产，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
削。他每年收租1000多担，逢年过节佃
户还得请客送礼，家中常年雇用长工、女
佣十几人，生活极尽奢侈。

1930年后，皖西地区革命形势迅速
发展，声势日益浩大。面对革命烈火的燎
原之势，余谊密深感忧虑。他一方面购买
枪支弹药，一方面冒险回县组织团防，命
次子余周觉担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
长，其弟余谊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
子。他们带领反动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
部队，向我根据地进行清剿，疯狂屠杀革
命群众。他们叫嚷“芭茅过火，石头过
刀”，要把红军斩尽杀绝。在余谊密唆使
下，余谊寅、余周觉一伙为非作歹，横行
乡里，处处与红军为敌，引起极大民愤。
1931年，余周觉捉到一名红军战士，在
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后，将红
军战士活埋。还有一次，余家抓来十多名
红军战士，余周觉、余谊寅亲手杀害5
名。余谊密一伙的反革命罪恶行径，令广
大群众十分愤慨，也引起红军的密切注
意，决定寻机予以狠狠打击。

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长征西
去，留下的部分兵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
游击战争。余谊密认为鄂豫皖红军已“消
灭干净”，可以安稳回家过年，“光宗耀
祖”。1935年1月底(农历除夕前夕)，他在
一连兵力护送下，坐着大轿，从当时的安
徽省会安庆回潜山老家过年。到村前他
还特地下轿，步行回家，以留下“敦朴谦
和”“尊重乡里”的假象。但是，奸伪狡诈
的余谊密，深知自己作恶多端，时刻担心
狗命，因此，对警卫工作作了周密布置，
自以为万无一失。

尽管如此，余谊密还是提心吊胆。因
此，回家没呆几天，便要返回安庆，但在
母亲一再挽留下，勉强答应过完元宵节
后再走。

周密布置擒恶霸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

亭坳(今岳西县境)召开会议，第三次组建

红28军。当得悉余谊密回家过年的消息
后，红28军决定抓住机会，活捉余谊密。
在摸清情况后，2月9日(正月初六)，

红军开始行动。参加行动的包括红28军
特务营三个连和手枪团一、二分队，共
300余人，在红28军军部秘书胡继亭和特
务营营长林维先的率领下，于2月10日(正
月初七)到达岳西县鹞落坪。2月11日(正
月初八)，胡继亭、林维先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布置活捉余谊密，确定由蒋同学等
人组成便衣队混入余谊密住宅，和主力
部队里应外合，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

2月11日(正月初八)下午16时，红军
从鹞落坪动身，经过一夜急行军，步行
100多里，赶在2月12日(正月初九)天亮
前到达潜山县官庄。

虽然红军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但行
迹还是被人发现，有人向余谊密通风报
信，让余谊密尽快离开，返回省城安庆。
余谊密听到消息后虽然吃惊，但碍于身
份，还是故作镇静，给部下打气，说鄂豫
皖红军早就被杀光了，不要大惊小怪。他
想，即使红军来了，也只是少数游击队，
不用担心。因为此前国民党部队在此修
筑的3个碉堡尚在，自己又带有一个连的
兵力，十几挺机枪，子弹充足，少数游击
队，几条破枪，能耐我何？

2月12日(正月初九)拂晓，蒋同学等
四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提礼品，化
妆成拜年客，来到余谊密家门口，骗过岗
哨，大摇大摆地进了余家大门。他们进去
后便问余家佣人：“余老爷在家吗？我们
来拜年。”佣人回答说：“老爷还未起
床。”四人相互递个眼色，迅速进入余的
卧室，马上将房门闩上。正在酣睡的余谊
密听到响声，顿被惊醒，还没来得及反
抗，便被从床上拖了下来，蒋同学同时鸣
枪发出信号。

埋伏在余宅附近的红军听到枪声，
立即翻越院墙，涌入余宅。余谊密做梦也
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从天而降，站在自
己的面前，堂堂的省政府委员、财政厅
长，顿时吓得象一堆烂肉瘫软在地。

这时，住在另一间屋里的余周觉发
现了红军，正欲开枪，却被其妻一把抱
住，哀求他不要开枪，保命要紧。余周觉
冲出门外，准备跑到碉堡里顽抗，但没
跑几步便被活捉。其余随从人员及家眷
等早已举手缴械，跪地求饶。
就这样，红军没费多大力气，便生擒

了余谊密，同时还抓住了正在余家拜年
的十多个土豪劣绅，算是意外收获。

新春除恶快人心
余谊密被红军生擒，引起国民党上

下极大震动，急忙组织救援。2月13日(正
月初十)上午八时左右，国民党25路军约
1000余人闻讯赶来救援，但余谊密早已
被红军擒走，他们便寻踪追击，沿途用机
枪、步枪疯狂射击。当时红军正在红狮塘
(又称簸箕宕)休息，察觉国民党部队追
来，立即准备转移。老奸巨猾的余谊密听
到枪声，料定救兵赶到，便死死地赖在地
上不走。看到罪大恶极的余谊密顽固不
化，红军果断作出决定，将其就地处决，
同时还处决了在余家捉住的劣绅余顺
三、余松青等人。

2月14日(正月十一)清晨，红军转移到
舒城县小涧冲，又将余谊密次子余周觉和
土豪余一梅等处决，同时将所获的一干人
犯分别处理。随后，返回游击根据地。

2月15日，余谊密在安庆的长子余周
洁、在芜湖的三子余佩华得知父亲被俘
的消息，他们一面向国民党中央参议院
院长陈调元发去电报求救，一面星夜赶
回。陈调元闻讯后，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
官庄山区低空盘旋，妄图寻找，但早已无
济于事。可笑余谊密，自以为措施周密，
却最终难逃恢恢法网。

余谊密、余周觉和一批土豪劣绅
被红军处决后，侥幸漏网的土豪
劣绅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外
逃。留在家中的，对我军民
迫害也不得不有所收
敛。随即，红军与尾追
之敌在潜山、岳西、
舒城三县交界处
展开激战，将追
兵击溃，获得
胜利。

余谊密被处决后，群众纷纷拍手称
快，并编了一首顺口溜，生动记录了擒拿
余谊密的经过：各位同志请听清，民国二
十四年春，十一香山倒大石，十二就来大
红军。红军好象从天降，把那余府来围
困，悄悄捉拿余“老爷”，把他拖着上舵
岭。忽闻匪兵追进山，红军拔腿就动身，

“老爷”赖地死不走，一枪送他命归阴。杀
了地主余一梅，杀了恶霸余松青，杀了土
豪余顺三，杀了劣绅余维平，土豪劣绅已
打倒,百姓个个喜开心。哪个穷人不革
命，分清阶级搞斗争，大家团结一股绳,
土地革命为百姓。红军是穷人亲兄
弟，共产党是穷人大救星。

抗日烽火
抗日期间，日军曾两次侵犯叶家集，所到

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生灵涂炭，国破家亡。
第一次，日军侵犯武汉，1938年9月2日，

在叶家集盘踞43天。国民党军在叶家集史河西
岸河南固始富金山顽强抗击，歼敌4000多人，滞
缓了日军攻击武汉时间，保障国府向重庆转移。
第二次，1942年12月31日，日军从武汉窜出

扫荡安徽省府驻地金家寨后，经杨家滩，于1943年
元月3日过叶家集，龟缩信阳。一路烧杀，制造了茅
坪惨案，杨家滩轰炸，血溅青山。国民党腐败无能，
日寇一路入无人之地。
日寇侵犯叶集，烧我房屋，残害我兄弟姐妹，杀

我同胞，无恶不作，在党组织领导组织下，民众奋起
反击。
叶集在李耕野、赵善甫领导下，成立了叶集抗日

第四支队，李耕野任队长，赵善甫任指导员，开展斗
争。于1938年8、9月间，两次切断六安至叶家集、姚李
庙至七里棚段公路，切断日军电话线，破坏通信联
络。一次日军一个班7个日本兵到乡下抓鸡，遭到伏
击，6个日寇当场毙命。另一个拼命逃窜，半路被台
家洼杨德智壮士迎面一扁担当头击毙。1938年10月
28日深夜，李耕野、赵善甫、王捷山(副队长)率领队
员36人，奔袭日军营房，日军正在酣睡，游击队员
抹去哨兵脖子，冲进营房一阵猛烈射击，日军顿时
乱作一团，哇哇喧叫，待缓过劲来，游击队已在黑
暗中消失，这次奔袭毙伤日军32人，缴获“三八”
大盖10支，从此，日军少数人不敢下乡。日军从
叶家集撤退时，进行疯狂报复。日军把没逃的
老弱妇孺80多人，集中在叶家集北葫芦塘，集
体枪杀，镇里镇外，放火烧房4000多间，到处
火光冲天，到处是焦土瓦砾，叶集人民经受
了国破家亡、血与火的灾难。

叶家集沦陷之后，有不少儿童流亡武
汉，被当时驻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三厅保育
院作为难民童收容，后来有的从这里参
加革命，如台卓群、杜宝镜等。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
叶家集虽无战事，但日军飞机

常来轰炸。一次上午十点左右，日军飞机来叶家集，父
亲带着我跑到街后一座大土井边躲避，好似敌机追着
我们在井里丢下炸弹，幸亏我们在井外埂边趴着，挡
住冲击波，有惊无险。还有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匆匆
回来，把油灯吹灭，说有敌机来，我跑到院里，仰望天
空，满天繁星，只见几个红点一上一下，第二天街坊里
传出，有一架飞机落在大河滩上，我们小朋友去看稀
奇，以后知道这是苏联援华参加武汉空战飞机，被敌
机击伤落在这里，三名飞行员戒备以待，赵善甫闻讯，
用俄语与之沟通以后，方知到了后方。在赵善甫的引
导下，飞行员安全归队。

抗日时期，叶集也算上大后方，安徽省府迁到大
别山腹地金家寨，是省府人员进出必经之地。抗日时
期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有“小上海”之称。原说是五
里长街，后来南街的窑店子接上，实际有七里长街，分
为北大街、十字街、中大街、南大街，政务设在北大街，
南街是穷人街，中间是商业街。十字街是繁华的市面，
因位居街中心，各种小吃铺遍布于市，是南来北往的
人流交汇处，早市人流摸肩抵腹，水泻不通，晚市灯火
通明，热闹非凡。
十字街西边的汽车桥下面河底部，有个露天市

场，也是当年最热闹地方，小河没汛时，天刚放亮，半
里多长的河底里，便活跃起来，山里的山货、木材、竹
子、大柴，湾里的蔬菜，以及编织物、陶器等，还有一些
民间卖艺的，如推洋片的，玩大把戏的，套圈的，说大
鼓书的，民间文化在这里表演，更添一份热闹。

当年街上，什么麻行、茶行、树行、纸行、药草行、
盐行以及米坊、手工作坊、银铺、铁匠铺、中药店、黄
烟、酿酒、绸庄、布店、食品、什货、饭店等百姓生活用
品商店，琳琅满市。
当时叶家集在册商号有好几百家。有名的有江义

隆、齐信茂，还有大家引誉的“未名四杰”，台静农在南

大街商号为“台裕大”、李霁野和韦家住在北街，商号
为“李锦源”、“韦合兴”。当时贸易主要是大米、茶、麻、
药材、桐油、蚕丝、木材、竹子等，进来的主要是食盐、
布匹、洋油、颜料、绸缎、火柴、肥皂等生活用品。这些
有名商号都与官方有联系。
因此，叶家集的物流、资金流、人流，特别忙碌，促

进了叶集繁荣。
叶家集人口稠密，特别是史河湾，人称青沙淤地，盛

产大麻、萝卜、大白菜，山羊、河鱼比较出名。当时誉为大
麻之乡，青头萝卜胜似苹果，水份大，清脆，名享一方。
由于叶集商业繁荣，文化也很发达，记忆里有三

所完全小学，抗日时期，一度有省第九临中迁至叶集，
后又迁到三元，一直到李家北圩。抗日胜利后，有当地
名流组建明强私立中学一所，仅办二年，解放时停办。
还有书店、邮局、京剧园。街上文化名人，除了“未名
社”“四杰”外，北大街有个清末秀才盛梓仁，曾为湖南
督军张敬尧幕僚，中大街有个台介人，南湾有杜尧階，
曾任霍邱县财经委主任，还有陈庶佰当过霍邱县中学
校长，这些人都是名贵一方的。
在这块地方住有两大姓，一是台姓，二是李姓，都

是大户人家，都有头面人物在外为官。李姓在河南省
有人干民政厅长，台姓有人干团长、县长。有个台凌一
任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将参议驻南京政府代表。
这两姓实际掌控叶集政治经济。
国民党在叶集统治严密，设有叶集区公所、叶集

镇公所，下有保、甲制度。并设有警察分局。有一年，迁
到叶集的省第九临中学生看戏，被警察打了，惹火了
学生，起横砸了警察局，学生还动了枪，吓得警察钻桌
肚。从此当局把学校又下迁到乡下的三元店觉林寺。
上面讲的扭曲的行政区划，可给穷人带来好处，两

省隔桥一步之遥，河南人有事跑到安徽来，叶集人有难
跑到河南避遇，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1950年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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